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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尘埃落定》中的不可靠叙述
邹金言

中国传媒大学

[摘　要]《尘埃落定》作为阿来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有很强烈的哲理性、文学性和思想性，其惊艳之处在于创作中运用了

奇特的叙事形式及叙事策略——不可靠的傻子视角、第一人称的限定视角与第三人称相互杂糅。这不仅成功地创造出了极为惊艳

的艺术效果，还为中外文学增添了一条崭新的创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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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可靠叙述

（一）释义“不可靠叙述”

按照韦恩·布斯的观点，一部小说中的主要叙述主体可

以按照价值判断的标准进行分类，基于可靠或者不可靠的价

值评价标准被区分为有效与失效两者。有效即为可靠叙述

者，失效即为不可靠叙述者。小说叙述主体的价值评判标准

应该与小说所蕴含的作者的核心价值观念相保持一致。一旦

小说叙述者所持有的价值观念角度与小说作者所宣扬的理念

不相符合，即便小说叙说者的理念自有其合理性，该价值观

念也应该被归类为不可靠类型。综合言之，小说叙述者的可

靠与否的标准主要参照系为作者所持观念，而与世俗的价值

判断体系关联不大。就小说中的叙述者本身而言，其不可靠

的标志主要也在于作者的描述，作者往往会在描写叙述者的

过程中对不可靠的类型进行“否定性评价”，以此提醒读者

小说叙述的角度不符合小说世界中的价值观。否定性评价的

内容一般为小说叙述者的智力、能力等，其性格的描写等通

常也蕴含可靠与否的评价内容。

《尘埃落定》中的主角与多方位叙述者——“傻子”，

是麦其土司与一位汉族女子的后代。根据传统的叙事学方法来

看，“傻子”代表了传统叙事学中的典型不可靠描述者，其叙

述的角度和内容与小说中所描写的客观世界格格不入，小说作

者显然对其进行了表面上的否定性评价。正如里蒙·凯南在

《叙事虚构作品》中的描述，“傻子”代表一种小说世界中的

白痴形象，智力的受限导致其成为不可靠叙述的典型。傻子的

形象具有一个不可代替的不可靠性质。

《尘埃落定》从土司家族里的傻瓜二少爷“我”的视角讲

起，由“我”的片面意识展开对人物命运、制度由盛转衰等变

化的叙述。在整体小说作品中，属于不可靠的第一人称限知性

叙述，叙述者经常叙述“我”不在场的景象，这种“不在场”

可能是“我”的视线范围以外的，或是“我”的知觉水平以外

的情景——视角越界。“我”所讲述事件的角度，存在第一人

称视角越界的情况，显然是不可靠叙述。

（二）不可靠叙述的发展——从叙事策略到文学观念

不可靠叙述在20世纪的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它已经超越了叙事策略，发展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

从社会历史角度看，现代科学的发展极大改变了人们对

物质世界的看法，许多作家对旧世界的价值观产生怀疑，可靠

叙述的文学传统难以为继，不可靠叙述得以发展；从文化思想

的角度看，现代哲学开始呈现多元转变，其中非理性哲学的出

现与蓬勃发展更是为不可靠叙述文学理念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养

料。相关小说作者借助语言学的进步结果将不可靠叙述的表达

从单一转为丰富，在小说的叙述中更加强调对读者主动性的调

动，尽可能以不可靠叙述的方式在作品中回应读者，使得读者

和作者处于借助于小说作品的同一个文化空间。这一方式不仅

使得读者的阅读地位得到提高，实质上更符合作者权威遭到挑

战的文学现实。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可靠叙述从一种文学表

达的当然逻辑降维成为文学叙述审美形式的一部分，可靠叙述

不再成为作者小说作品的核心目标之一。将不可靠叙述认定为

一种文学观念，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不可靠叙述的研究，也

能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把握20世纪以来纷繁的文学思潮。

二、《尘埃落定》中“杂糅”式的不可靠叙事视角

《尘埃落定》这部小说的叙述是典型的非逻辑性的第一

人称叙述视角的越界，这是作者刻意为之的叙述方式。小说

结尾处有写到“我”死后的感受：“我的神灵啊，灵魂终于挣

脱了这流血的躯体，飞升起来了，直到阳光一晃，连灵魂也

飘散， 一片白光，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段叙述产生两个疑

点，“我”已经死了，怎么会有想法？怎会出现体验感受呢？

如果是真实存在的，叙述的主体又会是谁呢？小说中的傻子不

但感受到死亡的发生，甚至是死后的自我描述也相当真实。像

是“我”死后的血液变化的描述，写出“我”不仅能有生命感

受还有正常的情绪状态。

小说不仅仅是运用越界的策略叙述，还要为存在的越界

行为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对小说的叙事策略进行了大胆的突

破，主要在于体现了小说的虚构性和人为性。叙述者总是跳出

来提示那些解读世界的话无法等同于世界本身，叙述者和叙述

内容无法统一，存在重重疑问。第一视角是非现实性的，正因

这种与世界的对话与事件本身存在虚构，叙述者才得以层层递

进地对谎言做有利分析。

（一）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越界

《尘埃落定》叙述者运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小说中

的“傻子”不仅代表一种看似怪异的叙述角度，也代表了读者

的上帝似的阅读角度。正因为此，“傻子”的死后世界得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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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呈现，小说中“我”的死亡回顾也具有了合理性。我既亲眼

目睹妻子私通，又能在重大决策面前做出判断，最后“我”死

了，也没有任何叮嘱。这种无任何预兆的第一人称上帝视角是

“我”的眼界情景之外的，来揭示虚构的性质，是“我”刻意

造成视角越界。这种傻子的第一人称视角的让人感觉仿佛身临

其境，能够细致入微地感受到“我”的情绪、心理状态等。但

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也限定了叙事的维度，叙述者对自己不

在现场的情景是没有发言权的。

“我”独特的叙述视角能感知到其他人的心理活动，运用

第一视角对小说的描述进行大胆地挑战，整体的结构拘泥于个

性化，透过“我”的眼睛来观察社会生活、人物命运、情感变

化等。

（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

在《尘埃落定》整部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有大概两

点需要我们深刻剖析，其中一，由以上举例可证可知，作品

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并不纯粹，而是将第三人称杂糅其中，形

成一种新鲜奇特的艺术风格。小说中以“我”的记忆为起

点，以“我”的生命为终点，叙述一生所历经的几个重要事

件。与此同时也讲述了土司制度的由盛转衰之路，其中包括

贸易的引进以及记录“我”的爱情、婚姻经历与重大历史事

件等相互穿插，通过第三人称这样的视角，使情景更加透

明，更加容易理解。独特的叙述视角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和

独特的思想与情感。

以上论述可谓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越界与第三人称相

互杂糅，主观抒情与客观叙述的完美统一，传达出了小说本

身具有的独特思想和情感价值。小说一方面用傻瓜二少爷具

有本质人性的一面来阐述土司大家族由盛转衰的过程，丰富

细致地绘制了家族内部其他成员的社会背景，生活空间；另

一方面又展现了在迫不得已的社会环境下生活的一种真实状

态。通过“我”的视角，还原故事的原貌，最大限度地展示

了小说中一些神秘的情节，展现了藏族的民族风情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

三、《尘埃落定》不可靠叙事的功能

作品的不可靠表达和作者的文学理念充分交织一起，推

动读者对作品的进一步思考，帮助作品表达出更有力的反讽

效果。

（一）不可靠叙述的可靠性

小说中“我”是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疯言疯语的痴傻形

象，而“我”又常常脱离傻子的形象去做“正常人”才做的事

情，作者阿来一方面赋予了叙述者不可靠的心智，“我”对真

正意义上的事物在认知上有偏差；另一方面，又让“我”成为

看起来可靠的、生动的、富有洞察力的“智者”形象。

上帝视角的全知全能叙述是为了强化二少爷这个人物，

其实“我”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是极其迷糊的。当我们细细品

味这位傻子的言谈举止，他的有些思考表面看起来很滑稽，

但却内含很深刻的哲理，例如傻子每天醒过来，会问自己两

个问题，“我是谁？”“我在哪里？”每日自省，与自己对

话，因为他无法正确给自己定位，在听到“我是麦其家的傻

瓜儿子”的回答之后，他又休闲起来，所以才会有了土司二

少爷具有深刻自省的话“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

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

我看起来像个傻子。”

以上论述验证不可靠叙述中具有可靠性。二少爷虽表面

看起来很傻，但能预知未来，他能坦然地说出其他土司不能

说出的真理，从整体的叙述角度来分析，傻子的想法和行为

很明确，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细腻的人物描写构建出整个框

架，这证明傻子并不是无厘头地乱说话，他时不时地冒出大

智若愚的语言，并非是人们口中十足的傻子，这里便包含一

定的可靠性。

（二）叙述的反讽意味

《尘埃落定》中存在很多本质意义和表层含义不一致的叙

述，呈现出极具张力的布局，被称作为反讽艺术。不可靠叙述

和反讽有着不同层面的关联，叙述者语言中的不可靠性质出现

了表面的反讽，叙述者的价值评判中的不可靠是展示出文本的

真实反讽性质。不可靠叙述的本质就是允许一个不具备资质的

人来叙述一整个故事，正义与邪恶，爱恨情仇，清澈与污秽结

合为一体，表现出独特意义。而后对叙述者进行反讽，从叙述

表面来分析，具有非真实性质的叙述者无法讲述符合逻辑的事

件，现象与本质有一个极大的反讽空间存在。

就现当代小说来讲，叙述的技巧和策略特别重要，《尘

埃落定》在叙述上有了很大的变革，在语言上、体裁上、人

物塑造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叙述策略。在反讽角度看，本书

也是一部典型的反讽佳作。从内容上看，作品选择了一些家

国民族大义的事件，或者体现民族历史的现实生活、歌颂了

丰功伟业；在形式上，通过浩大的艺术结构，描绘了挥之不

去的“藏族风情”。

结论

阿来的《尘埃落定》被誉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书中

讲述了上个世纪解放前夕，四川阿坝地区的土司制度由盛转衰

的故事，生在“王权”的傻子，亲眼见证所谓的聪明人在土司

制度从繁荣转向消亡的过程中发生的爱恨情仇。《尘埃落定》

展现了独特的藏族风情及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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